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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家之梁斌篇经典作家之梁斌篇

2014 年 4 月 18 日是我们的父亲梁斌 100 周年诞辰，我们
兄妹站在父亲母亲的像前，回忆起他们的人生哺育和师心教
诲，倾泪而下。看着父亲母亲微笑的照片，又似感他们没有远
行，就在我们身边。那时我们都还幼小，父亲定下家约，每人
每天要写三篇大字、画一张画，每个星期读一本书，星期日下
午要检查。每每星期日下午检查作业时，父亲不仅对我们每
一个人的大字和绘画讲评一番，还总是娓娓道来地告诉我们
怎样读书，怎样去体会书中的道理。父亲母亲不仅赋予了我
们的血肉之躯，还从小培养铸就了我们的理想信念和人生的
航标。

一

父亲从小投身革命，11岁考入蠡县县立高小，13岁加入
少共，15岁加入反帝大同盟，16岁参加震惊中外的保定二师
学潮，并公开发表文学作品。19 岁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
盟”，成为左联作家。20岁考入山东省立剧院表演系，创办
话剧团。23 岁投身抗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持枪组织救国
会，组建抗日自卫军。24 岁深入敌后，出任新世纪剧社社
长、冀中游击十一大队政委。27岁担任冀中抗战文化联合会
文艺部长和冀中文化干部学校副校长。

在冀中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在日寇残酷的“五·一”
大扫荡中，父亲三上太行山，五下白洋淀，七过枪林弹雨的
封锁线，屡经命悬一线的险境。解放战争时期，父亲随军南
下，参加和领导了新区的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
为建立和巩固新区政权作出了贡献。

解放后，父亲毅然辞去新武汉日报社的行政领导职务，
专业从事文学创作。许多战友劝阻他说，中国革命刚刚胜
利，人们都在分享革命成果，你怎么竟要辞职呢？父亲说，
从1927年参加革命至今，多少革命的仁人志士、战友、同学
都为了人民的事业牺牲了，我能够活下来已经是有幸了。能
够做官的人很多，我要用我的笔把那些在党的领导下为了人
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的英勇事迹写下来，留给青年一代，
让他们永远不要忘记！

父亲的想法是如此的纯粹，又是如此的义无反顾，他
说，如果写不出这部书，“我就无颜见江东父老”。从1953年
起，他呕心沥血，历经四载，于 1956 年底完成了长篇小说

《红旗谱》的创作。《红旗谱》一经问世，震动中国文坛，这
是一部展现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和壮丽史诗。茅盾
先生称《红旗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先生为《红旗
谱》题辞：“红旗高举乾坤赤，别开生面宇宙新”，并为《红
旗谱》 再版题写书名。此时的父亲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房
中，默默地流着眼泪。他可以欣然地告慰先烈和战友们的英
灵了。从上世纪30年代起，父亲就铭誓：自入团以来，“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一棵荆棘，二师“七
六”惨案是刺在我心上的第二棵荆棘，高蠡暴动是刺在我心
上的第三棵荆棘，自此以后，我下定决心，怀着一生的辛酸
向敌人战斗。从20世纪30年代的短篇小说《夜之交流》，20
世纪40年代的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父亲》、中篇小
说 《父亲》，到 20 世纪 50 年代 《红旗谱》 系列长篇的创
作——1957 年 11 月 《红旗谱》 出版，1963 年 《播火记》 出
版，直至1983年《烽烟图》历经“文革”磨难出版，从酝酿
到三部曲系列长篇全部出版，大约跨越了50年，可以说《红
旗谱》《播火记》《烽烟图》三部曲是父亲的生命之作，也是
他一生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熔铸着革命追求和文学追求的
心血结晶。

二

父亲生在农村，长在农民家里，从小喜欢看书，也喜欢
思考。他幼年就跟着父亲下地务农，以自身的经历深切地体
验到，中国农民在饱受三座大山剥削压迫的同时，还深受兵
患之苦和苛捐杂税的盘剥，所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比工人阶
级更深重。

他在自己的创作谈里，深有所思地谈到，很多人都认为
农民狭隘、自私、愚昧，但是在我看来却并非如此。特别是
燕赵农民，他们一家有困难，大家来相助，路见不平拔刀相
助。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中国自土地革
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抗美援朝时期，在敌人的

机枪下，在敌人的镇压下，无数革命志士和八路军、解放军
将士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所以他
说：广大农民兄弟为推翻封建统治，跟着党浴血奋战，建立
了新中国。他们不怕流血牺牲，置自己的身家性命于不顾，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献身。这些牺牲的烈士绝大多数都是农
民，面对历史和现实，我们还能说农民狭隘、自私、愚昧、
短见吗？因此他要把中国农民这种本质上的伟大品格记录下
来，赋予他所塑造的农民典型身上，让历史和人民永远记住
他们。《红旗谱》 系列长篇把中国农民跟着党翻身求解放的
历史过程真实地记录下来，又以生动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
是因为父亲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深刻理解，才会有其跨越50
年的生命之作《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诸多系列长篇
的问世。

对于农民中的女性，父亲从自己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实践
中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农村妇女除了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
还受中国封建夫权的摧残和蹂躏。在中国农民翻身求解放的
过程中，中国农村妇女的解放实际上是中国农村解放的重要
一环。因此，父亲在《红旗谱》中塑造了奶奶、贵他娘、春
兰、严萍、芝儿等一系列农村妇女形象。著名评论家雷达在
一次谈话中讲到：“我没有想到的是，那时候梁斌同志会塑
造这么多女性形象。”

父亲从1927年投身革命，参加过学潮，搞过兵运，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一手持枪，一手秉笔，始终战斗在第
一线。一位评论家说，纵观梁斌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中的历史，就是两件事：革命和创作。要深入的分析
就会看到梁斌革命追求和文学追求的实践基础来源于农村和
农民。父亲在纪念梁斌文学创作60周年大会上，满怀深情的
讲到：我永远忘不了农民父老在几十年的战斗生活中对我的
影响和教育。不能忘记8年民族解放战争中，广大农民父老
不怕牺牲他们的身家性命，献出他们的一切；不能忘记吃了
他们多少小米；不能忘记坐了他们多少渔船；不能忘记睡了
他们多少热炕头；更不能忘记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
士。没有他们对我的教育，肯定没有我这个梁斌。

父亲在写 《红旗谱》 系列长篇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思
考，中国农村、农民什么时候没有苛捐杂税了，中国农村、
农民就彻底解放了。他少小时就参加了家乡的反割头税运
动，并在 《红旗谱》 中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反割头税一章。
1957年《红旗谱》问世，出版社建议把这章内容删掉，父亲
不同意。后来拍电影 《红旗谱》 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文
革”中造反派给他出题目，一个是 《红旗谱》 歌颂李立三、
王明路线，一个是反割头税挑动农民抗税，让他老老实实写
检查，他坚决不写。“文革”之后，《红旗谱》再版，出版社
还是建议把这章内容删掉，他说如果删掉我就不再版《红旗
谱》了。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旗谱》时，也想把这段情节删
掉，想到父亲一生的坚持自有他的道理，我没同意。后来得
到倡导和主持拍 《红旗谱》 电视连续剧的贺捷生将军的支
持，保留了下来。当时的人们都认为父亲说的是天方夜谭，
认为他是理想主义者。这也难怪，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靠
收税来维持统治的。令许多人没有想到的是，2006年中国政
府取消农业税，2009 年又取消了农村的一切税费。《红旗
谱》预见到了这一光明的未来。因为父亲对农村、农民有着
深切的了解，同时，他对党也有着深切的了解。他认为中国
共产党没不追求自身的利益，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我
们党奋斗的目标。他对党的宗旨和对农民的期盼了解得太深
切了，他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个信念——中国亿万
人民所期盼的，一定是党为之奋斗的。因此说，父亲作为一
个文化大家，他对历史和国情的深刻了解，使得他具有这种
文化的感知性和预见性。《红旗谱》 的创作成功，是革命理
想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结合的产物。

三

父亲不放过任何一个读书和写作的机会。父亲5岁开始
认字，旁听村学。8岁上村学期间阅读了古典名著 《三国演
义》《水浒传》《古文观止》《诗经》《千家诗》等。父亲12岁
考入蠡县高小，这是一所进步思想活跃的学校。在这里父亲
结识了早期的共产党人：国文教员刘宪曾、英语教员宋渤
舟、绘画教员张化鲁。在他们的引导下，父亲开始接受革命
思想，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他先后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郭沫

若的 《前茅》《恢复》《棠棣之花》，鲁迅的 《坟》《阿 Q 正
传》，冰心的 《繁星》《春水》，蒋光慈的 《冲出重围的月
亮》，俄罗斯文学《毁灭》《铁流》《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
平》《屠场》《处女地》 等大量进步书籍和 《共产党宣言》

《国家与革命》 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立志要做一个有作为
的文学家。父亲曾满怀深情地说：“母校是我一生革命征程
的起点，一生文学事业的摇篮，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有
着充分的感情。”

1930 年秋，父亲考入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二师”
是师范专科，是培养先生的地方。当时，保定“二师”已经
引进西方教学体系，学生从入学起就学英语、日语、数理
化，还学素描速写。保定“二师”又号称“红二师”，党团
组织活跃，是保定特署党团组织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读了很
多革命书籍，参加二师学潮、飞行集会，经常到工厂、农村
去演讲，晚上出去贴传单，参加革命活动，宣传抗日，抵制
日货等。“二师”学潮失败后，国民党通缉他，罪名是“共
产主义犯”。他回到家乡，但是心底里仍然充满革命的激
情，后又只身来到北平。他的老师丁浩川是北平“左联”负
责人，丁浩川、路一介绍他参加了北平“左联”。他白天在
图书馆看书，晚上和“左联”的战友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国
事、写文章，先后在京津两地发表了短篇小说、杂文、散文
和日本文艺理论译文几十篇文章，以文学为武器继续战斗，
直到有一天他们被国民党逮捕。北京市庆祝建党 90 周年展
览中，有一块展牌是介绍父亲梁斌的，北京党史办的同志介
绍说，20 世纪 30 年代初，丁浩川和梁斌在北平因从事革命
活动被捕入狱，是北平地下党和北平人民的营救，才有了建
国后东北大学第一任校长丁浩川，才有了著名文学家梁斌和
文学巨著《红旗谱》。

父亲在北平“左联”的活动受到当局的监视，他又考入
山东戏剧学院专业学习京剧。当时学校设京剧和话剧课程，
京剧是主科，话剧是副科，但他喜欢话剧，当时他在学校组
建了一个话剧团，而且在 《济南日报》 副刊上开了一个专
栏，倡导话剧。

父亲一生中，无论环境如何艰苦，始终是书不离手，在
高小、在保定“二师”、在“北平左联”、在山东戏剧学院，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他一手持枪、一手秉笔，读书不
停，创作不断，使得他后来到新世纪剧社工作时能够很好地
发挥自己的专长。据刘光人的回忆，当时整个剧社只有一个
党员就是梁斌，整个剧社只有一个人懂戏剧就是梁斌。父亲
在剧社又当导演又当编剧，既教简谱又教戏剧理论，还教表
演，自己还参加演出。抗战时，他编写剧本 《父亲做错
了》，演了1000多场，还写了冀中第一部抗战歌剧《抗日人
家》。在新世纪剧社时期，父亲任社长，兼冀中游击大队政
委。冀中召开文代会，他当选冀中抗战文艺联合会的文艺部
长，负责整个冀中抗战群众的文化组织工作。当时冀中区党
委书记黄敬同志指示，剧社不能单纯的演戏，要宣传群众、
组织群众，让群众投身抗战，形成冀中抗战文化的热潮。于
是他开始组织冀中抗战文化干部学校，组织几百名干部参加
学习，然后又派回到各村去。当年在冀中抗战过程中，村村
有剧社，形成了整个冀中的抗战文化奇观。

父亲自幼喜欢书法绘画，在县立高小时就榜上有名，参
加革命后没有操习的环境和条件。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
父亲大量临习古代书画碑帖，每天在文学创作之余，深入研
习书法和国画，形成了自己独具的风格。1979年中国刚刚改
革开放，周扬同志率领中国第一个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在
代表团中有周扬、欧阳山、姚雪垠、梁斌、杨沫、冯牧等著
名作家。在访问过程中，见到日本画圣东山魁夷。周扬同志
介绍说，梁斌也是画家。在日本讲谈社，有日本书法家表演
中国书法的悬肘悬腕功底，轮到中国作家表演，父亲就将纸
卷起托在手中，表演书法上的悬肘、悬腕、悬纸，令在场的
日本友人大为赞叹。

在绘画中，父亲临习古人，师承传统已经轻车熟路。
“文革”前，家里专门有一间房子作为他的画室，里面放了
他的3000千多张画作。“文革”后，他把这些临习作品摒弃
掉了。他常去公园画荷花等花草的写生，他不仅要师法传
统，而且师法自然，绘画风格为之一变。70岁的时候，他开
创了红色文人画。父亲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得他的创作绝不
单纯是一个作家的行为。他从年轻时代开始就想写一部讴歌
中国农民的作品，他从短篇、中篇、剧本、诗歌、散文等文
学形式中不断探索，最后发现只有长篇小说才具备史诗般的
容量。于是他决定从长篇上着手挖掘。他在创作谈中讲到，
他整个小说的创作，特别是长篇的创作，非常艰辛。他每次
完成一个阶段的创作，都像得了一场大病，整个创作过程是
在不断的和主人公对话，只有创作到达了自然的境界，才找
到了一种感觉，如平原走马，一泻千里。但是他又觉得有许
多积郁在心的创作激情没有抒发出来，因此在后来的绘画创
作中，许多在文学创作中没有表现出来的感觉以及没有宣泄

出来的激情都在书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的绘画绝
不是简单的消遣，他经常在晚上8点开始画画，一直画到半
夜三四点钟。他画的文人画，是他师法传统，师法自然，更
是师法心源的写照，绘画的内容多是他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思
考，如他兼任的游击大队政委时参加战斗，就将这次战斗作
为主体创作了 《陈庄战斗》。绘画是他另一种创作形式和创
作语言，他用绘画去表达自己在文化上的理念。

“文革”结束后，大家都回避谈“红色作家”“革命作
家”，而父亲一点都不回避这个问题。他说，我是作家，但
我首先是战士！作家要为真理而战，为真善美而战！所以父
亲去世后，我们为他选定的墓志铭就是这句话。

四

上世纪 80年代，一位西班牙的收藏家出价 10万美金要
买《红旗谱》手稿，以当时的汇率，差不多相当于105万元
人民币，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可是父亲平淡地表示“不
卖”。父亲说：我的创作是为人民的，我的手稿也属于人
民。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之初，父亲每天早晨起来就整理自
己的手稿，摞起的手稿的高度将近房顶。他将自己7部书的
手稿全都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父亲一向珍爱自己的手稿。在冀中“五一”反扫荡时，
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命令新世纪剧社化整为零，一部分跟着
主力部队走，一部分打游击，另一部分到京津参加地下工
作。父亲把手稿交给地下交通员，告诉他，“这是我所有的
命根子，抗战胜利了，你还得把它还给我。”交通员就把这
些东西坚壁起来，后来真的一件不少地还给了他，可惜后来
父亲在南下的时候都弄丢了。

“文革”中，父亲被造反派抓走时，俯身在母亲耳边说，什
么都可以不要，保护好我的手稿和孩子们。母亲带着我们挖
开楼梯下的地板，用油布包好手稿，把它像珍藏宝贝一样深埋
地下。“文革”后父亲终于解放了，回到家中时，见到4个孩子健
康，自己亲如生命的手稿被保护得完好无缺，禁不住感动得失
声大哭、泪流满面。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际，夜已深了，此时的父亲仍在书房
看书，当我们跑到书房时，强烈的地震使大地抖动，我们大喊：
地震了，快跑！父亲却说：我的手稿！直到找到手稿，用白色
的包袱皮包好，他才抱着手稿走下楼。父亲将手稿视同自己
的生命和孩子，却义无返顾地把 7 部书、18000 多页手稿全部
奉献给人民！

父亲临去世前，家乡人去看望他，他问家乡怎么样，村支
部书记说家乡富裕起来了，只是学校还是土坯房。他问建一
所小学需要多少钱，支部书记说大致需要30万元，他听了告诉
他过几天再来。几天后，支部书记和校长来了，他给了他们50
万元现金，还嘱咐说不要告诉家乡的孩子们是我捐的，就告诉
孩子们是县委县政府为他们捐建的。父亲去世8年后，我们去
家乡采访，那位支部书记当时已经80多岁了，他说：“小学校长
被南方聘走了。我也80多岁了，这个秘密一定得告诉你们，这
个学校是梁斌同志捐建的。”回忆起那时候父亲总是从家里拿
书画出去，每当母亲问起时，他总是说你不要管，我要做我自
己的事情。学校建好了，他病重没能回去看，只是题写了“梁
庄小学教学楼”。父亲的境界和想法不能简单地从我是一个
革命战士、是一个领导干部、是一个作家这样的层面去理解，
应该说，他形成了一个文化理念，他所创作的人物和他做的
事，形成了自己的人格。

父亲对待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感情。《红旗谱》出书后，我
们家门庭若市，父亲总是非常热情地招待来访的客人，有时家
里阿姨不得不拿着一把大铁锨炒菜。父亲还定了一个规矩：
来家里的直系亲属要给300块钱。那时候的300块钱可以盖4
间房。至于蠡县的乡亲们，凡是来家的，也要给200块钱，所以
家里总是车水马龙。他想的都是人民对他的哺育，抗日战争
时期，老乡们一直掩护他们。我们家门口的一位孤老户老朱
头儿，父亲经常问他够吃不，让阿姨给他送去粮票，阿姨埋怨
他也不管自己家够吃不够吃，每次都让给2斤粮票和10块钱，
所以“文革”时红卫兵来抄家，老朱头儿就先给我们通风报
信。还有送煤的来了，父亲也让阿姨请送煤师傅进来坐坐，送
煤师傅怕身上的煤灰把沙发弄脏了，父亲说沙发就是给你们
坐的，你们不坐谁坐呀？还吩咐阿姨倒上好茶。每天早晨父
亲从菜店路过，总要问卖菜师傅有没有困难，要不要我们帮忙
解决或者反映一下问题，所以到了“文革”家中最艰难的时候，
送煤的师傅来了，那时煤球 100 斤 1 块 4，一家只给送 200 斤，
我们客气说不要，钱不够了。师傅说没钱没关系，我给垫上，
哐地就倒了400斤煤。造反派过来问为什么给黑五类送煤，师
傅说：“我乐意送，我根红苗正，我不怕。梁老对我们那么好，
我们就得给他家送煤。”父亲给予人民群众深厚的爱，人民群
众又回馈给他。“文革”中，家里经受住了100多次抄家，经受了
艰苦和磨难，但也从人民群众身上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真善美。

我很遗憾自己和梁斌只有一面之缘。虽然 《红旗谱》
和《播火记》是我少年时代就沉迷的名著，然而直到先生
病重时，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到天津探病，始得与先生有
一面之幸。记得当年一走进病房，就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全无沉疴之态。观病房四壁之上，书画新作，生机勃勃。
未及收拾的画案上，纤端积润尤在，砚池幽幽送香。我当
即说：“梁斌同志，一登君子堂，顿觉心寥廓啊！”先生
说：“哪里哪里，我已是井底之蛙，随便消遣而已!”寥寥
数语，敏捷风趣，使我几乎忘记询问他的病情。万万没有
想到，几个月以后，梁斌先生竟凌云而去。此后我又到了
天津，出席天津文艺界的朋友们为先生举行的追思会纪念
会。拜谒先生故居时，见到了散襄军。襄军告诉我，先生
辞世的前一天，依然精神矍铄，意气扬扬，他铺纸挥毫，
画下了四幅写意花卉，又写下雄浑劲健的书法绝唱：“满
天星斗日，一华落地来”。襄军由衷地感慨道，直到父亲
去世后，他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理解了当一个人把自己的

一生都融入一个不朽的事业时，他的生命将会获得何等的
力量，他的心灵将拥有何等的自信！古人说，“谁云其人
亡？久而道弥著。”正因为梁斌有了这种自信，他虽然远
离了我们，却又永远在我们中间。我们越读梁斌，越感受
到他那峻洁的人格、雄浑的底蕴、高远的理想、深邃的思
考，越觉得其人已逝其道弥著的魅力。

梁斌是蜚声国内外的人民作家，他一生追求进步，追
求光明，是中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典
范。作为一位左翼知识分子，先生1930年就投身“进步文
艺界”。他一直坚持文学创作，笔耕不辍并取得了卓越的
文学成就，留下了 《红旗谱》《播火记》 等一大批驰名中
外的、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精品佳作。梁斌不仅以
不朽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崇高的文学地位，而且以高超的
画作进入当代杰出画家的行列。对于梁斌遗留的丰厚的
精神遗产，天津人民不会忘记，全国人民不会忘记。

先生逝世以来，缅怀、纪念、研究先生的活动一直没

断，比如天津就成立了“梁斌文学研究会”，设立了“梁
斌文学奖”。2007年11月10日，我到天津蓟县参加了梁斌
纪念园的落成典礼和梁斌文学奖“新苗奖”颁奖典礼，看
见梁斌的书画绝笔已经被镌刻于墓碑之上。散襄军又一次
动情地回忆起父亲临终前的一幕。我理解他的激动——因
为就在墓碑前，站着第三届梁斌文学奖“新苗奖”的获奖
者们。散襄军从这些年轻的面庞上，一定感受到了熠熠星
光。看到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正沿着梁斌等老一辈作家开
创的正确道路阔步前行，看到一代文学新人已卓然成材，
怎能不怀念梁斌的育人之功？

梁斌文学奖自创立之始就带着对“满天星斗日”的殷
切期待。梁斌生前，在自己勤奋笔耕的同时，曾经倾注极
大的热情关心、培养和扶掖文学新人，为文学人才的成长
和文学队伍的壮大，尽献了一位老作家炽热的爱心与神圣
的职责。在他的关心支持下，设立了梁斌文学奖。他从自
己的稿费收入中挤出经费，鼓励获奖的青少年，还以重病之
身，不顾家人的反对和医生的劝阻，亲自出席了第一届文学
奖的颁奖活动。他对祖国文学事业的未来充满憧憬，对青
少年的发展成长充满了期待。梁斌文学奖为我国的文学事
业播下了青春的火种，梁斌的文学精神，将薪火相传。

梁斌文学研究会多年来积极推动梁斌研究向纵深发
展。2009 年，我出席了天津市梁斌研究会和天津市文联、
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文艺报》、南开大学联合主办的

“梁斌文学艺术论坛”。这是第一次以梁斌文学艺术创作为
主题的论坛，应该说是梁斌研究的深化与拓展。论坛以弘
扬梁斌精神，推动梁斌研究，深入开掘梁斌文学艺术的现
实意义为宗旨，就梁斌文学艺术的现实意义，梁斌研究的
继承与创新，多学科、多角度开掘梁斌研究的新领域等话
题展开研讨，与会各位专家学者发表了鞭辟入里的高
论，论坛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使梁斌研究攀上更高
的境界。

其人已逝 其道弥著
□陈建功

我们的父亲梁斌
□散襄霞 散襄军 梁燕生 梁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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